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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词之风格的学习体会

[摘 要] 我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开始欣赏词，崇拜苏轼词，对苏轼词的的风格更有体会。《念奴娇 赤壁怀古》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，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者，以诗为词打破传统，将人生的感慨、仕途的升沉、交游的聚散、洲邑的去留、自然景物的欣赏、农村生活的写照，甚至打猎、参禅等等写入词中，是从温庭筠以来的词人的作品中所找不到的。苏轼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，，形成苏轼词的风格。

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大笔重彩通，“石”曰“乱”，“空”可“穿”，“涛”曰“惊”，“岸”可“拍”，“雪”可“卷”，写山，则奇峭高峻，写水，则汹涌澎湃，语言刚健明快，贯穿豪迈之情。写景神形俱胜，摹人栩栩如生，豪爽雄放，慷慨激昂，抒情、言志、写景、咏史交融一体，代表苏轼豪放词的特色。

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抒情、叙事、描摹均围绕“狂”字展开。慷慨豪迈的精神，保疆报国愿望。

《江城子》，用白描手法，平淡如叙家常，由悼念亡妻，情意缠绵，哀思深婉。

《卜算子》：写得幽深清绝，笼罩孤独与伤感。

《水龙吟》（“似花还似非花”），思妇与杨花相互映衬，渲染哀怨的情绪，轻柔细巧。

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、生活习俗的小词，则转为风趣轻松，生活的气氛很浓。

总之，苏词随物赋形，宁肯突破形式以就声律，开创了与诗相通、雄壮豪放、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。  
我高中毕业于1976年，学生生活是在“大批判”那个特殊时期渡过的。对于古典文学知识，只在初、高中课本里“学”了一些“左”的、“中性”的古典文学节选，一般也是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“批林批孔”、“评水浒，批宋江”等而编进教材的。我虽喜欢文学，可是古典文学常识学之甚少，知之甚微，而且又阴错阳差地考入了天津市武清师范学校的理化专业。真正了解古典文学知识是在2005年3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学习阶段。诗、词、歌、赋的起源、发展、流派，无一不开阔、充实我的古文知识，我又无法不敬慕诗祖、词圣、歌杰、赋神。我很欣赏词，但更崇拜苏轼词，特别是苏轼词的风格，真正让我有了一翻着实的体会。

“大江东去，浪涛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

词的一开始就向人们展现了滚滚长江水东流不停，波涛汹涌，气势奔放的景象使人眼前为之一亮，精神为之一震。苏轼的这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是他豪放词的代表作。这是他创作的主流。苏轼也被人们誉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。

词，起源于唐代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一种新的音乐歌词，和其他样式的民歌一样，它必然地会广泛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当时人民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和愿望，当然其中也包括男女爱情方面。但到晚唐、五代，由于当时政治混乱，社会黑暗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以及统治者内部之间的日趋激化，多数作家们的精神状态都陷入颓废、空虚；加之某些地区战时苟安的政治局面和畸形发展的都市繁荣，又为这些作家提供了享乐的条件。因而在他们通过其创作实践来发展和提高这种音乐歌词的时候，就不可避免地按照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美学趣味，片面地突出了其中有关男欢女爱、别恨离愁的部分。这就使得这种样式本来和其他样式一样，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面的，变得反映的范围相当狭窄，似乎这词只能是剪红刻翠的“艳科”，或者旖旎温柔的“情语”了。直到苏轼，以诗为词，才比较彻底地打破了这个相当悠久的，但并非健康和合理的传统，使读者、歌者和其他作者一新耳目。苏词中所描写的情事，当然有很多是和其以前的词人相同的。但是，许多被别人认为不适宜于用词来描写的情事，苏轼也毫无顾忌地将其写入词中来，诸如人生的感慨，仕途的升沉，交游的聚散，洲邑的去留，自然景物的欣赏，农村生活的写照，甚至打猎、参禅等等。都是前人词中反映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。另外，在少数篇章中，他还隐约其辞地表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于时政的看法。虽然这一方面发展的还不够充分，总的来说，苏轼词中一些题材和主题，是从温庭筠以来的词人的作品中所找不到的。但却是前代诗人的作品中所常见的。刘熙载说，苏轼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，正是苏轼以诗为词具体涵义的一个方面。由于他把诗的语言特别是宋诗的语言带进了词里，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，取得诗歌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，从而形成了炫烂多彩的风格。

有一类词是写自己面对自然、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，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。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：

“大江东去，浪涛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！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、樯橹灰飞烟灭。古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”

在这首词中，通过大江、古垒、乱石、惊涛几件典型景物，大笔重彩，生动而具体地描绘了赤壁的景象，渲染了古战场的特殊气氛。“石”而曰“乱”，“空”而可“穿”，“涛”而曰“惊”，“岸”而可“拍”，“雪”而可“卷”，虚字都用得极其生动而精确。写山，则奇峭高峻，写水，则汹涌澎湃。词中所写景物是壮丽雄奇，怀古之史事是壮观的大战，向往的人物是“豪杰”，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刚健明快，贯穿于始终的则是作者豪迈之情

作者把奔流不息的长江和千古风流人物联系起来，布置了一个广阔而悠久的背景，使人既看到长江的广阔，又看到风流人物的非凡。作者临“古国”，思“豪杰”精神进入了想象中的当时环境里面了，想到周瑜在三十四岁的时候，便建立了那样惊天动地的功业，而自己呢，比他大十多岁，却贬谪在这里，没有为国为民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来。因此发出“人生如梦”的慨叹，表现了作者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然而又壮志难酬的无奈心情。有人说这流露出苏轼消极的情绪，我认为“人生如梦”是写作上的随意“泼洒”，是一种“方言荡论”正表现出苏轼雄壮超脱的风格。全词的基调是积极向上、健康乐观的，给人以激励和鼓舞的力量。本词写景神形俱胜，摹人栩栩如生，全词豪爽雄放，慷慨激昂，抒情、言志、写景、咏史交融一体，使怀古的内容涂上了作者浓郁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本词足以代表苏轼豪放词的特色，也是作者最为欣赏的佳作之一。俞文豹《吹剑续录》，记载：“东坡在玉堂，有幕士善讴。因问：‘我词比柳词如何？’对曰‘柳郎中词，只好十七八女孩儿，执红牙拍板，唱：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；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执铁板，唱：“大江东去”。’公为之绝倒。”这段记载说明了苏词与柳词风格的不同，同时，也说明了苏词豪放词的基本特色。

另一类词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，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。如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：

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岗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

酒酣胸胆沿开张，微霜，又何妨。持节云中，何日谴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射天狼。”

作者通过出猎壮举的描述，表现了自己立志保卫边疆，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。

这首词以“狂”字为词心，抒情、叙事、描摹均围绕“狂”字展开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是全词的总纲，然后作者从不同角度，围绕“狂”字进行渲染。上片写出猎的场面和行动，表现了作者行为的壮举和高超的本领；下片写作者的胸怀和志向，抒发了自己的爱国热忱。本词场景壮阔，激情飞扬，气势纵横，风格豪爽。上下两片，一气呵成，气势磅礴，意境壮伟，确有震撼人心之慨，充分表现了作者政治上的进取之心情。另外，如《沁园春·赴密州军行马上寄子田》，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年英俊之日，自信“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的勃勃雄心；送杨元素还朝的《南乡子》写道：“旆旆满江湖，诏发楼船万舳舻。投笔将军因笑我，迂儒。帕首腰刀是丈夫！”其中讥讽迂儒，赞扬“帕首腰刀”的勇士，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政治抱负，倾诉了自己的身世感慨；再有，《阳关曲·赠张继愿》中“恨君不取契丹首，金甲牙旗归故乡”的惋惜，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。

苏轼的词中还有一些表现亲友情谊和生活感受的作品。查礼在《铜鼓书堂词话》里说：“情有文又能达，诗不能道者，而独于长短句可以委婉形容之。”苏轼以词言情，更多地是抒发亲人之间的感情。这类作品感情深挚，思致委婉，与苏轼的豪放词形成鲜明对照。如题为“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”的《江城子》，表现了对亡妻的深情悼念：
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：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

作者由悼念亡妻而自伤身世，情意缠绵，哀思深婉。全词采用白描手法，出语平淡如叙家常，从而自然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亲人的思念，而另一首《卜算子》：

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？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写得幽深清绝，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，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与伤感。再如《水龙吟》（“似花还似非花”），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，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，又写得特别地轻柔细巧。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、生活习俗的小词，则转为风趣轻松，象《浣溪沙》（“旋抹红妆看使君”），上阙写人看“我”，是挤挤蹭蹭，“相排踏破茜罗裙”；下阙写“我”看人，则或收麦或赛神，还有“醉叟卧黄昏”，生活的气氛很浓。

苏词在语言的运用上，也形成与前人不同的风格。在《文说》中，苏轼将自己的文章描写为：“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虽一日千里无难，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。”这位艺术巨匠以水之能“随物赋形”来比喻他运用语言的本领，是合适的。而当内容与形式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宁肯使内容突破形式，不剪裁以就声律。正如李清照“听讥讽的”不协韵律“句读不葺之诗”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，这种不肯使形式束缚内容的做法是正确的。

总之，苏词的多样风格，很难加以简单概括。当然，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，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，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、雄壮豪放、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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